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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意义 ] 知识中介活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稳定的、一般的客观知识交流活动。将知识中介活动作为研究

对象，对图书馆等以文献为载体、以知识服务为目的的相关组织或机构的业务活动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能力。

[ 方法 / 过程 ] 从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视角出发，借鉴传播学和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对知识中介活动的内涵、功

能与运行机制进行分析。[ 结果 / 结论 ] 知识中介活动是知识中介者借助一定的技术与方法对知识客体的传递过

程进行有效控制的行为。知识中介活动呈现出形式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多层结构形态，表现为连通

性、转换性和控制性典型特征，基本结构包括中介者、用户和文献知识，核心功能由知识选择与序化、知识发

现与获取、知识转化与利用构成。知识中介活动的运行系统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工具、目的、状态和环境，

其运行机制包括驱动机制、施动机制、传动机制和受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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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历程看，图书馆学的研究

对象是变化的、发展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图书馆学的

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或者说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

馆的学说。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宏观上以

促进社会信息和知识获取公平、消弭信息鸿沟、保存

与传承人类文明为己任，微观上以“网络、空间和文

献”为载体，试图解决人们对文献、信息、知识的发现、

获取与利用等问题 [1]。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图书馆是图书馆学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服务领域。因

而，人们常常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局限于“图书馆”，

将图书馆学看作是一门服务于图书馆的实用技术性

学科。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图书馆学主要以

图书馆或图书馆业务活动为研究对象。从图书馆视角

看二者的关系，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图书馆学社会

价值的一方面重要体现。但也应该看到，这种认知导

致图书馆学的理论构建缓慢而艰难 [2]。我国一些学者

已经认识到这一重要问题。张晓林教授曾尖锐地批

评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方向的狭隘化表面化的问

题 [3]。于良芝教授等也对“图书馆学 = 图书馆的学问”

的学科内涵提出了质疑 [4]。

数据智能时代，图书馆学超越图书馆传统业务

和文献载体，深入到文献的知识层面开展理论研究，

是图书馆学理论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人们对图

书馆学学科问题认识的深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的“知识范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北京

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图书馆学家吴慰慈先生指出“图

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只能是与知识管理直接相关的

一种社会化工作机制或者服务机制。这种工作机制或

服务机制不只限于传统图书馆机构内，而是具有更大

的适用范围”[5]。

笔者从知识交流和传播的视角对图书馆活动的

中介本质进行了重新观察和分析，通过比较图书馆的

知识中介活动和非图书馆领域的知识中介活动，发

现了知识中介活动的普遍性、一般性，据此将图书

馆活动的中介说拓展为更为普遍的知识中介活动说。

构建在知识中介活动基础上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将

是一种立足图书馆又超越图书馆的科学理论构建。在

这样的理论体系视域下，图书馆仅仅是图书馆学的典

型的、最佳应用的场景之一，但不是唯一场景。因此，

需要对知识中介活动的内涵、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行普

通意义上的阐述和说明。

本文研究逻辑如下：第 2 节从社会知识交流层面

对图书馆活动的中介性进行本质的分析，提出知识中

介活动说作为整体研究的理论起点，明确了本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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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和问题；第 3、4 节围绕知识中介活动内涵进

行阐释，包括基本概念、本质与特征；第 5 节描述知

识中介活动的结构及功能；第 6 节说明支撑知识中介

活动功能的具体运行机制。

2　图书馆学知识中介活动说的提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图书情报学界提出

了众多“知识说”，如客观知识说、知识交流说、知

识组织说、知识集合论、知识资源论、知识管理说等

都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图书馆的知识活动，虽然将图

书馆学理论研究深入到了知识活动层面，但是其理论

视野仍然局限在图书馆机构层面，本质上是一种机构

视野的知识说。

2.1　图书馆活动分析

知识、信息、数据作为社会发展的新型资源或要

素，是众多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然而，图书馆学

并非研究知识、信息、数据的所有方面。图书馆学起

源于图书馆，而图书馆又诞生于文献整理实践活动。

图书馆从古至今都以文献（知识的载体）为加工、管

理和传递的活动对象。尽管当今图书馆馆藏文献的

载体形式、传递方式和利用手段发生了变化，但作

为知识载体（记录知识的物理介质）的性质没有变，

图书馆的主要业务内容没有变，始终处于知识生产者

（如作者、出版社、数据库服务商）与知识消费者（读

者）中间，通过对知识载体的描述与加工以及对文

献中记录知识内容的揭示和解释，赋能文献和知识，

促进知识及其载体的有序流动。从社会知识交流宏观

层面来看，图书馆是知识中介，即图书馆通过自身活

动赋能知识的传播，提供知识中介服务；从知识交流

的微观层面来看，馆藏文献是中介，即图书馆业务活

动以文献为媒介，充分发挥了文献在知识交流中的中

介作用。因此，本质上图书馆业务活动就是介于知识

生产者和知识消费中间的知识获取与利用服务，具体

来说，也就是以文献为基础，促进读者对文献的获取，

促进读者对文献中知识利用的知识中介活动。

2.2　图书馆学知识中介活动说的提出

在交流说的影响下，图书馆学界提出了图书馆性

质和作用的“中介说”，认为图书馆的知识中介活动，

发挥了知识传递、共享与交流功能，反映了图书馆活

动的本质与社会价值 [6]。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图书馆的中介学说仅仅将知识中介活动局限在图书

馆机构内，成为了事实上的机构中介说，依然没有突

破机构说的视野。数据智能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中

介性质的活动开始以崭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在各类互

联网企业的数据、信息、知识利用活动中，具有相

当的社会普遍性。基于上述认知，笔者认为知识中

介活动是一种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知识交流现象。

因而，笔者提出的图书馆学知识中介活动涉及两个层

面：①对文献中所包含知识的揭示与描述；②对以文

献为载体的知识中介活动——知识传播与交流效率、

效果等的研究。

若将知识中介活动作为当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

象，图书馆学应该揭示知识中介活动的规律，以知识

为轴心，以知识获取利用为重心，围绕知识中介活动

构建学科理论知识体系，拓展学科理论应用范围，提

升学科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社会价值。如果图书馆

学过去是研究图书馆及其活动本身，如以文献为基础

的采集、加工、管理和服务，那么图书馆学的未来研

究的重心是对“以文献为载体的各类知识活动机理”

的研究，使图书馆的这些知识中介活动更加符合时代

的要求、更加适合服务环境与手段的变化，或者说为

读者赋能的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知识中介活动学说一方面以文献及其包含的知识

为研究客体，将研究的层次深化到了知识层面；另一

方面以中介活动为研究视角，关注的是文献包含知识

的有效传递行为，并非是知识活动的所有方面，其研

究内容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知识论研究，明确界定知识

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深化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以知识中介活动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并未割断

与图书馆领域的历史联系，并未否定图书馆事业的实

践基础，图书馆或图书馆事业仍然是图书馆学的重要

研究领域。同时，知识中介活动还可以涵盖、说明、

解释数据智能时代广泛存在的互联网知识服务活动。

知识中介活动学说是构建图书馆学理论的逻辑

起点。围绕知识中介活动所形成的问题集合构成了

图书馆学的核心论域。知识中介活动的内涵、构成、

功能和运行机制成为数据智能时代图书馆学理论体

系构建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3　知识中介活动的相关概念

3.1　中介与中介活动

“中介”是知识中介活动的核心概念。人类的中

介活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各个领域都存

在中介活动，例如技术中介、金融中介、法律中介、

劳动中介、贸易中介等活动。不同领域的“中介”活

动基本含义都有居间联系、居间调解的意思。所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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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就是联接两极并起着桥梁、纽带、媒介、过渡、

转化作用的“中间环节”和“中间状态”。万维网上

的各类“平台”（如淘宝、拼多多等）都是中介者，

是连接不同商品主体的桥梁。在知识活动领域同样存

在着各种中介现象。各类图书馆、信息服务机构、数

据库服务商、知识服务平台等其本质上是知识中介，

是知识生产者或发布者与知识获取或利用者的连接器。

“中介”开展的各类业务就是中介活动。中介活

动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一种代理性的、媒介服务活

动，其本身并不直接从事资源生产活动，而是提供契

合用户需求的媒介联系信息活动，使甲、乙双方达成

合作意向。正是通过中介活动，各种资源才能建立连

接，实现资源的融通、关联、共享。因而，从内容上看，

中介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交流活动。但不同于传统

的两个主体间的直接交流活动，而是通过中介者（第

三方）才能完成中介客体的相关信息的交流。

3.2　知识中介活动的内涵

知识中介是知识交流过程的中间流通、传递环

节，在知识交流体系中发挥着知识传递的作用，是

支撑知识交流的具体机制；知识交流是知识中介要

实现的社会功能。例如，图书馆一直以来作为支持

社会文献知识交流的实体机构，承担着知识中介机

制，在微观层面发挥着文献知识整序和传递的作用，

在宏观层面实现着社会化的知识交流功能。基于知

识中介开展的各类业务活动就构成了知识中介活动。

从形式上来看，知识中介表现为知识连接作用，连接

着知识生产创造和知识消费利用的不同主体。因此，

知识中介活动表现为对知识传递的认知、操作和管

理，包括知识的选择、序化、转换、控制、加工、处理、

利用、吸收等一系列活动。从国内外 LI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学科发展实践看，知识的揭示、

评价、组织、利用等是图书馆信息学的理论核心 [7]。

谢拉提出“社会认识论”理论框架，并建议将其作为

图书馆信息学的理论基础 [8]。索传军教授明确指出，

图书馆学是关于“知识对象”描述、序化与发现的科

学 [9]。“如何有效管理、获取和利用文献、信息和知

识”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图书馆学

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从活动过程来看，知识中介活

动表现为对知识传递进行的一系列控制活动，其实质

是对文献知识（即文献中蕴含的知识）、用户及它们

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的动态控制过程。

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活动过程来分析，知识中介活

动都表现出明显的控制性，属于知识控制活动。知识

控制是一种综合性的系统理论，它以知识组织、知识

服务和知识管理为基本内核，分为知识主体的控制、

知识客体的控制、知识过程的控制和知识系统的控

制，它的研究目的是有效地解决人们对知识的高密度

和高质量需求，最终发挥出知识的最大效用 [10]。事

实上，知识中介活动控制的不是知识，而是关于中介

客体—文献知识的相关信息。知识中介活动的主体通

过对相关信息的控制（选择与传递）实现中介活动。

因此，知识中介活动可以理解为对知识传递过程进行

控制的行为系统。具体来说，知识中介活动以文献知

识、用户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控制内容，以知识

的有效传递为目标，以知识共享与利用为价值追求。

概括地说，知识中介活动是知识控制主体借助知

识控制手段对知识客体的传递过程进行控制的行为。

其实质是对文献知识、用户及它们之间互动复杂关系

的动态控制，其外延表现为知识的选择、序化、转换、

传播、加工、处理、利用等一系列增值活动，其社会

功能是实现知识的有效传递。

4　知识中介活动的本质与特征

4.1　知识中介活动的普遍必然性

黑格尔认为“中介的环节……在一切地方、一切

事物、每一概念中都可以找到”[11]，并通过中介概念建

立庞大的古典哲学辩证法体系。知识中介活动是一种

普遍存在的社会活动。一是知识交流活动的基础性决

定了知识中介活动在社会交流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二

是知识中介活动广泛存在于社会的众多机构和场景中。

4.1.1　知识中介活动的基础地位

人类社会历经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步入

信息文明和知识文明，知识生产呈现指数增长趋势，

知识作为社会经济的基础已经成为生产力的结构性

要素。基于知识对人类生存的基础性功能，“知识生

态学”创始人沃杰霍夫斯基教授将“人类生存系统”

细分为：知识系统、文明系统、人类生存系统 [12]。

基于知识的社会交流已经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

知识交流作为人类求知活动的复杂社会形态，是

由知识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行为所形成的知识

流动循环现象，其动因是人类的知识获取与利用需

求。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求知是人

类的本性”这一命题 [13]。知识交流是知识信息的发生、

传递和吸收过程 [14]，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的基

本动力系统。知识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知识

交流活动的核心内容。其中，如何保证知识的有效传

戎军涛 ,�索传军 ,�祝小静 .�知识中介活动的内涵、功能与运行机制分析 [J].�图书情报工作 ,�2023,�67(1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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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是知识交流活动的关键环节。知识中介活动的目的

是保障知识传递顺利进行。因此，知识中介活动是知

识交流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交流活动是社会生

存、发展的基本活动，其存在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知

识中介活动必然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活动，其存在必

然具有普遍性。

4.1.2　知识中介活动的存在场景

知识中介活动的普遍性意味着其不再局限于图

书馆等传统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而是存在于众多以

文献、信息和知识为服务对象的组织机构和场景中。

由于知识与文献、图书馆的天然关系，所以人类历史

上的知识中介活动最早出现在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整

理领域。西方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的基本范畴是图

书学与目录学；我国古代藏书整理思想主要为校雠

学，涵盖目录、版本、校勘、辩伪、辑佚等内容 [15]。

文献整理活动逐渐孕育出以文献为基础的知识组织、

知识检索、知识计量、知识分析等知识中介活动的

核心方法，有力促进了知识交流活动的开展。例如，

叙词表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图书馆界普遍使用

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词汇，在新世纪，它们已经转向

其他领域，如语言学、商业、信息架构、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或语义网等 [16]。

从人类文明史上看，尽管知识中介活动长期存在

于图书馆领域，但这并不能说明人类的知识中介活动

是图书馆领域的特有现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知

识”为对象的服务组织日益增长，知识中介活动成为

当今越来越多组织的业务内容，图书馆机构已经不是

人类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从当前的知识服务实践

看，除了传统的图书情报事业外，知识中介活动主要

存在 3 个活动领域，如表 1 所示：

表 1　知识中介活动领域 
Table 1　 The fields that studying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ies

领域 知识中介活动形态 功能类型 典型机构（或平台）

图书情报领域 文献知识的收集、组织、存储、管理、交流 传递知识 图书馆、信息研究所、文献情报中心

数据管理领域 机构内部知识收集、组织、存储、管理、交流 支持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活动 华为、微软、亚马逊、阿里集团

知识出版领域 知识的编辑、出版、发行、评价、整合、集成 传递知识 中国知网、术语在线、百度百科、维基
百科、arXiv

互联网知识服务领域 知识发现、知识推荐、知识评价、知识付费、知
识咨询、知识社区交流、知识分享

支持知识服务业务 知乎、得到、丁香医生、京东问诊

（1）政府、企业等机构的数据资源管理领域，

知识中介活动内容包括知识收集、组织、存储、管理、

交流等形态，主要功能是解决组织内部的业务数据、

信息等知识资产管理问题，其目标是通过机构内部的

知识中介活动支持业务创新。

（2）知识出版领域。知识出版处于知识生产和

知识消费的中间环节，是典型的知识中介活动类型。

开放科学环境下的知识出版活动主要有语义出版、数

据出版和开放获取等，以知识的公开、编辑、引用、

评价、发行、保存、共享、传播为业务内容，是知识

的正式社会交流模式，典型的开放出版平台有百度百

科、术语在线、学术论文预印本平台 arXiv 等。

（3）基于互联网、语义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新兴

的网络知识服务领域，以知识发现平台、知识付费平

台、知识咨询平台为主要的服务形态。网络知识服务

直接面向用户问题需求，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通过

知识发现、知识推荐、知识评价、知识付费、知识咨询、

知识社区交流、知识分享等中介活动实现知识的有效

传递。知乎、得到、樊登读书会、中国大学 MOOC、

丁香医生等都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新兴的知识中介服务

平台。相比较而言，网络知识服务的个性化、针对性、

情境性更强，属于互联网空间新兴的知识中介活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知识中介活动是一类由第三

方（中介）参与的知识交流活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

人类社会活动，通过其中间中介作用，完成知识的有

效传递和共享，解决人类的知识需求问题。概括的说，

知识中介活动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以知识获取与

利用为目的的知识传递控制行为。图书馆是典型的、

最佳应用的场景，但不是唯一场景。

4.2　知识中介活动的本质

知识中介活动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多个维度和多

个层面，具有多层级的结构。从社会知识交流与传播

的视角分析，知识中介活动连接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

利用，是知识交流活动的中间环节和链条，是知识交

流体系中的知识中介机制。因此，从交流形式上看，

知识中介活动的本质属性是中间中介性，其目的和价

值是通过其活动实现知识传递，促进用户对知识的发

现、获取、理解和利用；从个体微观层面来看，知识

中介活动满足人类知识获取、创造性利用，促进认知，

支持知识创造；从宏观层面来看，知识中介活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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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知识共享和发展，具体表现为促进社会知识结构

完善、促进社会认知结构改善、促进知识量的积累、

促进创新性知识的生成。

从交流活动的对象和内容上分析，知识中介活动

具有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层本质。在本体论层

面，知识中介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分支，人是活动

的主体，体现了明显的主观能动性，其活动本质是

一种主观控制行为；在方法论层面，知识中介活动

是人通过信息手段、方法和途径来实施的控制行为，

其本质是一种信息交流活动；在价值论层面，知识中

介活动中知识中介者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赋

能”中介活动的主体，在中介活动中的中介者（如图

书馆馆员）通过自己的劳动节省知识获取与利用者

的时间，从而提高知识获取与利用者的效率或效果。

因而，知识中介活动本质是一种以节省用户时间、降

低用户知识获取与利用成本为目标的知识交流活动。

4.3　知识中介活动的特征

知识中介活动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连通性、转

换性和控制性。连通性是基本特征，转换性以关联性

为基础，是其运动演化特征。控制性是其主体性特征。

4.3.1　连通性

连通性反映的是知识中介活动的连接、连通、联

系的特征，是中间中介性的直接体现。中介是事物的

联系环节，实现着事物的普遍联系；同时，中介又是

事物的过渡阶段，实现着事物的运动变化 [17]。恩格

斯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

过中间环节而相互过渡”[18]。

知识交流过程基本要素包括主体、受体、内容和

方式手段 [19]。知识传递其过程本质上是知识在主体

和受体之间的移动过程，是一种知识连接形态的存

在。个体间知识传递行为实现了知识的发现、获取、

接受与理解，群体间的知识传递就构成了知识的传

播、转移、共享现象。以知识传递为控制对象的知识

中介活动联接了知识创造与知识利用，是联接知识与

用户的中间环节和中间状态，表现出来明显的连通

性，是中介作用最直接的体现。

知识中介活动的连通性体现在时间关联、空间关

联两个方面：①知识中介活动选择、积累、保存、传

承了大量的人类创造的（以文献为载体）优秀的文化

知识遗产，从历史的纵向维度连通了古今知识体系，

传承了人类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明

基础；②知识中介活动通过知识布局、资源共享等活

动从横向的空间层面解决了知识分布不平衡的问题，

实现了知识的空间关联。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共享就属

于从空间上知识交流者关联在一起。

4.3.2　转换性

转换是指改变、改换，即从一种形式变成另一种

形式。转换性反映的是知识中介活动的过渡、融合特

征。转换性以连接性为基础。中介环节连接着事物的

两级，通过转换作用将两级的差异化消除，使两级建

立起过渡、融合的关系。没有转换环节，知识中介活

动无法实现知识的传递。知识也只有经过中介活动的

转换，才能实现传递。列宁对世界普遍联系的中介现

象，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性的说明：“一切都是互为

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知识中介活

动的转换过程包括知识的编码、匹配、解码 3 个环节。

知识整序是知识中介活动的编码环节，负责将无

序知识转换为有序知识体系。知识整序通过知识选

择、标引、存储、索引等形式整序活动将一次文献转

换为二次文献；通过诠释、注释、评价、综述等内容

整理活动将一次文献转换为三次文献。

知识发现是知识中介活动的匹配环节，负责将海

量的知识体系转换为符合用户需要的知识集合。成

功的知识匹配需要通过标准的检索语言转换来实现。

一方面，需要将有序的知识体系转换为标准的检索

语言，另一方面需要将用户的知识需求转换为明确的

知识结构，进而形成与知识体系相匹配的检索语言。

根据检索语言的控制深度，知识发现可分为语法、语

义和语用 3 个层面的知识匹配。

知识利用是知识中介活动的解码环节，负责将知

识形式转化为用户的认知结构。用户通过客观知识主

观化过程将社会知识转换为用户个人知识；通过主观

知识客观化过程将个人知识转换为社会知识。知识利

用就是要将符合用户需求的知识转换为多模态、多粒

度、多层次、多维度的知识形式，满足不同用户的认

知行为习惯，方便不同领域的用户吸收利用，实现客

观知识主观化过程；同时支持用户进行知识路径的探

索、实验并最终解决问题，实现主观知识客观化过程。

4.3.3　控制性

知识中介活动是对知识间接交流过程的控制。控

制性反映的是知识中介活动的主观能动特征，体现了

活动的主体性。知识中介活动是一种主体参与、控制

下创造性的开发活动，作为其活动产物的知识产品

具有增值性。主体性还体现在主体通过反馈环节不断

抑制、克服、排除和解决影响知识传递的障碍因素、

关系，优化知识传递效果。

戎军涛 ,�索传军 ,�祝小静 .�知识中介活动的内涵、功能与运行机制分析 [J].�图书情报工作 ,�2023,�67(1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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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递的目标是将合适的知识在合适的时间地

点传递给合适的人。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却面临着

众多的障碍因素，包括文献知识源自发生成导致的混

乱无序问题；知识传输过程中的技术、认知、政策、

利益的阻碍问题；用户获取知识过程中的搜寻策略、

检索效率、理解吸收、评价利用问题。对知识传递过

程中诸多影响因素和变量进行有效控制，以降低传递

过程的不确定性。恰恰是知识中介活动的存在，促进

了知识交流的积累性改进，从而形成人类知识进化的

棘轮效应 [20]。因此，知识中介活动是对具有中介性质

的知识传递过程的有效控制行为。具体来说，包括对

文献知识的控制，对知识与用户之间互动关系的控制。

5　知识中介活动的结构与功能

5.1　知识中介活动的基本结构

知识中介活动是人类有效解决知识获取与利用

问题的社会控制机制之一，其调整的是用户与文献

知识的互动关系。通过知识中介活动内涵的分析可

以发现，知识中介活动的基本要素包括中介者、用

户和文献知识。中介者是整个活动的建设人员，是

整个活动的发起者和施动力量，包括内容编辑者、

内容标引者、内容传播者、系统研发者、服务提供

者等。用户主要指知识内容的消费者，是活动的承

受对象和活动结果的受益者。文献作为记录有知识

和信息的一切载体，可以代表知识中介活动的客体

要素或对象要素。如何实现对这些要素及它们之间

的交叉、互动关系进行控制，就构成了知识中介活

动的基本功能。知识中介活动要素及其关系形成了

知识中介活动的结构—功能框架，如图 1 所示：

中介者

知识中介
活动

用户

文献知识

知识选择、序化、表达

知识发现、
寻求、获取

有效揭示

知识转化、
吸收、利用

有
效
挖
掘

有
效

传
递

图 1　知识中介活动的结构—功能框架 
Figure1　The structure-function framework of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ies

中介者、知识中介活动、文献知识构成“知识选

择与序化”区域空间，核心问题是知识的有效揭示，

中介者通过选择、序化、表达、关联等知识中介活动

来有效揭示文献知识的特征，形成有序知识资源体

系，解决知识之间的关联问题。中介者、知识中介活

动、用户构成“知识转化与利用”区域空间，核心问

题是用户认知结构的挖掘和认知需求的表达，主要解

释说明主体通过挖掘、表达、交互等手段挖掘用户的

认知结构和知识需求，促进用户知识的吸收、利用、

转化、创造。用户、知识中介活动、文献知识构成“知

识发现与获取”区域空间，核心问题是知识与用户需

求的匹配关系，主要描述用户与文献知识的获取关

系，即用户在知识中介活动的帮助下有效获取、利用

文献知识，一方面用户通过查询、检索来获取文献知

识；另一方面文献知识也通过知识推荐、知识发现等

中介手段来实现知识的有效推送。

通过对知识中介活动的要素及其关系的分析可

以发现，知识中介活动的核心功能由知识选择与序

化、知识发现与获取、知识转化与利用构成，强调知

识的组织、传播与利用，而非与知识有关的所有方面。

具体来说，知识选择与整序是知识中介活动的内容控

制环节，知识发现与获取是过程控制环节，知识转化

与利用是用户控制环节。

5.2　知识中介活动的功能

5.2.1　知识选择与整序

知识选择与整序是知识中介活动的内容控制环

节，通过内容控制机制来将海量、无序、零散的社会

文献知识转化为系统、有序的结构化知识体系，以

方便人们获取与利用。知识选择是社会文献知识的过

滤机制，通过选择确保文献知识内容的质量与方向。

知识序化是知识的内容特征的揭示与知识之间关联

的构建，序化结果是形成符合人类认知的知识关联网

络。关于知识选择与序化的研究，形成了图书馆学情

报学的知识组织理论。历史上，人类藏书整理实践通

过分类、主题、目录、文摘、索引的手段来进行知识

组织。传统的知识组织方式侧重于从数据和信息的层

面进行，缺乏对资源内在特征、知识内容的深度揭示。

知识的组织与管理事实上仍停留在以“文献”为单

位的传统方式上，没有深入到知识的语义内容层面，

从而构成知识发现和利用的瓶颈。解决人类知识资源

利用的办法是将知识的控制单位由“文献”深化到“知

识元”，将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较小粒度的知识元

挖掘出来加以揭示、关联、聚合、重组，这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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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学取得突破的关键问题。知识资源概念颗粒

度越细化，语义关系揭示的越丰富，知识发现、聚合、

挖掘的深度与效果就越好 [21]。步入信息、知识社会

以来，知识组织的技术手段日益丰富，在传统的机读

目录、元数据的基础上发展出语义本体、关联数据和

知识图谱等技术方法，知识粒度不断从文献层面深入

到知识单元层面，呈现出语义化、概念化、关联化、

开放化的趋势。Elsevier 的“Article of the Future”（未

来文章）计划对学术期刊的上下文结构、内容关联、

期刊呈现方式均做了创新，并借助 Science Direct（全

文文献数据库）平台开展多个学科领域的语义出版实

践，搭建了语义出版实现的基础 [22]。该出版集团提出

了学术论文研究亮点 ( research highlights) 。亮点是一

组论文的核心发现，是由论文作者在投稿时自主编写

提交，用以帮助用户快速了解论文的 3—5 个要点 [23]。

Springer nature 利用语义网技术推出 scigraph，包含 15
到 20 亿个三元组，实现了对期刊论文内容特征的语

义标注，便于更多的数据被发现和分析 [24]。这些中

介者的作用已经不是简单的选择和整序，已经更多

地是对内容的揭示、解释，促进用户对内容的理解。

基于用户认知心理的信息动态组织 [25]、基于知识元

的知识文本挖掘 [26]，以及基于“研究问题”的知识

组织与检索 [27] 成为该领域新颖的方向、视角和议题。

5.2.2　知识发现与获取

知识发现与获取是知识中介活动的过程控制环

节，调整的是用户与文献知识的传递关系，主要解决

文献知识与用户需求在认知层面的匹配问题，表现

为知识搜寻、检索、获取、推荐、发现过程。柯平

教授认为，如果实现了文献信息的有效检索，也就

解决了文献信息增长与人们利用的矛盾，从而实现

了知识的传递 [28]。知识获取的物理途径就是知识传

递。经过整序的文献知识体系仅仅是知识传递的前提

条件，真正实现用户的知识获取，则必须解决知识

与用户认知需求的相关性匹配，否则知识将无法与

用户建立关联，用户也就无法发现、获取相关知识。

知识发现的本质是知识资源中知识元及其相互关系

的揭示与发现 [29]。知识发现的目的在于探测、挖掘、

分析、预测知识与用户之间潜在的、相关的匹配关系。

相关性匹配是一种认知层面上的语义符合的、一致的

关系，并非物理层的文献匹配，是一种动态、多维、

多等级的复杂关系。E.Cosijn 等提出了相关性的类型，

主要有算法相关、主题相关、需求相关、情景相关

和社会认知相关 [30]。从当前的研究和实践过程来看，

知识发现与获取服务的形态可以分为直接的知识提

供形态（如浏览、导航、检索）和增值的知识加工形

态（如引文分析、文献计量、统计分析）。中国教育

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推出的爱学术（iresearch）平台

智搜频道，利用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技术增强图书

的内容发现，推出语义检索、可视化图谱、智能推荐、

图书标签等特色功能，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助力学

术阅读 [31]。

随着用户知识需求的日益精细化，知识发现研究

呈现层次化和场景化的特征。R. S. Taylor 认为信息

需求可分为 4 个层次：内在需求、意识需求、表述需

求和受限需求 [32]。周文杰认为社会认识高级化的过

程主要由 4 个层次的需求构成：娱乐、体验的需求、

个性化信息需求、通识性专业知识需求和知识创新需

求 [33]。大数据环境下，需要有效组织用户需求、用

户特长、用户偏好、用户行为、用户习惯，提升知

识发现的效率 [34]。马费成提出了大数据环境下用户

需求信息组织层次模型 [35]。王丽丽从用户场景角度

出发，将对象单元的组织与用户需求的分析相聚合，

构建了知识后组织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推进了知识发

现与获取研究 [36]。

5.2.3　知识转化与利用

知识转化与利用包括客观知识主观化的同化吸

收过程和主观知识客观化的知识创造、产出过程，是

知识中介活动的用户控制环节，具有明显的认知范式

导向。在知识应用过程中，“知识”通常被做广义的

理解，即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对象，同时也是一种过程，

更是一种体验 [37]。这种认知观强调知识的主观性、

建构性、认知性，重视与用户的互动，注重知识的利

用效果，关注用户吸收知识后认知结构的改变，其目

的是满足知识需求，推动知识创新。知识转化与利用

以用户为中心，注重研究用户利用知识过程中的情境

空间和用户自身认知空间，强调用户与情境的交互，

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认知范式。其中情境空间包括社会

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和组织情境；用户的认知

空间通常包括工作任务、知识寻求任务、工作经验、

知识状态、知识需求、情绪、情感、动机、期望等认

知心理因素。知识服务是知识中介活动实现用户控制

的有效方法和手段。知识服务指以信息知识的搜寻、

组织、分析、重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

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提供能

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 [38]。其目的

在于以用户解决问题为中心，融入解决问题的过程，

戎军涛 ,�索传军 ,�祝小静 .�知识中介活动的内涵、功能与运行机制分析 [J].�图书情报工作 ,�2023,�67(1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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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完成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构建和测试。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围绕用户信息活动和用户信息

系统来组织、集成、嵌入数字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

主要通过情境支持、过程支持和技术支持来帮助用户

检索、处理、利用信息来解决问题 [39]，其服务模式

强调从“地心说”模式转向“日心说”模式，即从“图

书馆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40]。知识社区平

台（如知乎、百度知道、果壳网、丁香医生、好大夫

在线等）通过在线问答、实时咨询、评论、引用、转发、

分享等功能融入用户的问题解情境，提供了有针对性

的知识解决方案，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和采纳，

并根据体验和需求满意度进行评论、推荐、打分，形

成评价数据供其他用户参考利用。这种基于互联网的

知识问答服务模式满足了广大用户的知识消费需求，

实现了有效的知识交流、转化和利用。

6　知识中介活动的运行机制

6.1　知识中介活动的运行系统模型

6.1.1　理论分析框架

“知识中介活动”不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

象，而且是具有一定结构的运行系统。活动指人的社

会性的、自觉的、有目的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一切行为过程，包括对世界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

其中实践活动是最根本的活动，认识活动是在实践活

动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 [41]。知识中介活动是人类

实践活动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为知识中

介活动结构框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来源。

实践活动是人类为维系自己生存和发展而通过

自身机体活动和运用一定的手段来改变环境的一种

存在方式 [42]。实践的双向对象化，就是主体的客体

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的现实统一过程，是实践独特的内

在本质。实践具有目的性、对象性和社会性等特征，

它总要实现一定的目的，并受这种完整的目的和动机

系统的制约，且指向一定的对象。据此分析，实践活

动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工具、目的、状态、

社会环境等。但是，从实践的本质来看，实践活动最

高层次、最为基本的要素是主体和客体，其他因素都

围绕主客体因素在主客体交互过程中衍生。工具的使

用和创造，是人的实践区别与动物的行为的根本区

别。工具依附于主体，由主体的自身功能延伸而来，

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媒介。目的是主体的能动性的反

映，体现了主体的愿望、需求、认知、情感等心理因素，

同样依附主体存在。结果是活动的产物，反映了主体

改造世界的最终形态，是实践活动的最终归宿。社会

文化历史环境是实践活动的背景因素，支持、制约、

规定着实践活动的形态、方式、方向、内容，影响着

其发展水平。

此外，作为实践理论分支的活动理论，又称“文

化—历史活动理论”(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
ory)，聚焦于从主体、客体、共同体、工具、规则和

劳动分工 6 个方面深刻理解影响人类活动的内外部环

境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为知识中介活动提供了具体分

析框架。

6.1.2　系统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作为实践活动分支的知识中

介活动，其运行系统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工具、

目的、状态和环境。主体、客体、工具是实体型要素。

主体可以具体细分为中介者和用户两个因素；客体主

要表现为文献知识。工具是活动系统中主体活动的媒

介，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手段。目的和状态是关系型

要素。状态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直接产物，是实践活动

引起周围世界状态的直接变化，包括主体状态的改变

和客体状态的改变。环境是情境型要素，主要包括社

会情境、文化情景和历史情境。

笔者以“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模型为基础，重

新整合要素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知识中介活动运行系

统模型（见图 2）。中介者、目标、用户构成驱动机

制，中介者、工具、文献知识构成施动机制，中介者、

用户、文献知识构成传动机制，文献知识、用户、状

态构成受动机制。传动机制是知识中介活动的核心，

居于框架的中心位置。“驱动—施动—传动—受动”

机制就形成了知识中介活动的运动形式。

传动机制

施动机制

驱动机制 受动机制

工工具具

中介者

目标 用户 状态

文文献献知知识识

历史情境

社
会
情
境

文
化

情
境

图 2　知识中介活动的运行系统 
Figure 2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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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知识中介活动的运行机制

知识中介活动是一个动态系统。构成活动系统的

各个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关

联、互动、协同形成合力，构成了系统的运动机制。

从图 2 可知，知识中介活动的运行由 4 个机制组成，

分别是驱动机制、施动机制、传动机制和受动机制。

驱动机制提供活动的意向内驱力。施动机制负责将内

驱力转化为活动的实际行动、操作行为。传动机制负

责施动作用、效果的传导，是活动运行机制的中轴。

受动机制负责承接作用效果，使受动方发生相应的改

变，同时将作用效果反馈给主体，做出相应的优化调

整行动。整个机制前后衔接，循环往复，共同形成一

个系统的、运动的、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如图3所示：

传动机制施动机制 受动机制驱动机制

图 3　知识中介活动的运行机制 
Figure 3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ies

6.2.1　驱动机制

驱动机制是知识中介活动的“动机 - 目标”系统。

动机由主体（包括中介者和用户）的内在需求产生，

目标是主体动机的外化，体现了主体的需求、情绪、

情感、期望等内在心理诉求。中介者、用户、目标 3
个要素构成知识中介活动的驱动机制，位于图 2 的左

下角区域。中介者通过目标要素与用户相连接，表明

中介者的目标是满足用户的知识获取与利用需求。用

户要素是整个知识中介活动的目标导向和逻辑终点，

一切资源、服务、技术、平台都围绕用户进行组织。

中介者的目标对象必然要以用户为中心，建立以用户

为目标导向的目标驱动体系。用户的目标则是获取

文献知识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体现主体意象的思想，

而非文献知识的符号形式和载体形式。在以人类知识

共享为目标的数字图书馆建设领域，其活动范式历经

数字资源导向、集成服务导向后，逐渐转向用户活动

导向 [43]。

6.2.2　施动机制

中介者、工具、文献知识 3 个要素构成知识中介

活动的施动机制，位于图 2 的顶部区域。施动机制

是中介者一系列动作行为的发生、发动、实施过程。

工具是人类依据对客体本质与规律的正确认识和主

体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价值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

工产品。工具一方面具有人的属性，是人的智力与体

力的扩大、补充与延长；另一方面也具有物的属性，

可以对文献知识进行操作、开发。中介者通过工具与

文献知识相连接，表明中介者凭借工具与文献知识进

行直接接触，并对其施行的一系列操控行动和过程，

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动作行为总和，包括抽取、分类、

标引、注释、关联、索引、排序、编辑等。施动机制

体现的是中介者对文献知识改造的物质性力量，是知

识中介活动的直接动力源。例如，知识抽取行为需要

中介者利用计算机知识抽取程序对文献知识进行筛

选、判断和获取；知识标引行为需要标引员利用词表

工具对文献进行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的标注。

6.2.3　传动机制

中介者、文献知识、用户 3 个实体要素构成知识

中介活动的传动机制，位于图 2 的中间区域，居于框

架的中心位置，负责将施动机制对文献知识的实施过

程、作用、效果传导给用户。传动机制包括知识推荐、

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主动传递机制；还包括参考咨

询、智能问答、语义检索等被动传递机制。传动机制

是知识中介活动的中轴系统，也是知识中介活动的核

心系统，驱动机制、施动机制和受动机制都围绕传

动机制衍化生成。具体来说，“中介者—文献知识”

体现了施动关系，“中介者—用户”体现了目标驱动

关系，“文献知识—用户”体现了知识传递关系。互

联网时代，网络搜索引擎开始将数字图书馆的学术资

源进行整合，并提供具有购买权限的全文下载服务，

例如谷歌学术、百度学术，解决了知识全球化共享过

程的技术障碍，促进了知识的有效传递和获取。

6.2.4　受动机制

文献知识、用户、状态 3 个要素构成知识中介活

动的受动机制，位于图 2 的右下角区域。受动机制是

知识中介活动的作用承接系统、转化系统和反馈系

统，负责承接传动机制传导的作用结果，将作用转化

为相应的状态，并将相应状态的改变效果反馈回去。

文献知识、用户是受动机制的承接者，状态是它们二

者的受动效果。文献知识负责承接施动机制的作用，

其结构由无序状态转化为有序状态。用户承接传动

机制的传导作用，获取、接收所需的文献知识内容，

改变了文献知识的获取状态。只有当用户通过阅读、

利用文献知识，将部分知识吸收、融合到自己的知识

结构体系中，改变了认知状态，才能真正实现知识获

取的效果。此外，受动机制也是知识中介活动反馈机

制，状态要素通过文献知识、用户与中介者相连接，

表明文献知识状态的改变和用户认知状态的改变会

反馈给中介者，要求中介者对施动、传动机制做出相

戎军涛 ,�索传军 ,�祝小静 .�知识中介活动的内涵、功能与运行机制分析 [J].�图书情报工作 ,�2023,�67(1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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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调整，从而优化活动效果。

7　结语

人们常常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局限于“图书馆”，

将图书馆学看作是一门仅仅服务于图书馆的实用技

术性学科，这种认知导致图书馆学的理论构建缓慢而

艰难。超越图书馆实体，从图书馆活动的本质视角，

借鉴传播学和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建构图书馆学理

论是新时期图书馆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从知识交流视角将图书馆

的中介活动拓展、泛化成更为一般和普遍意义上的知

识中介活动，并对其内涵、功能和运行机制等基础理

论问题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认识：

（1）图书馆活动是以文献为载体的知识中介活

动。图书馆处于知识生产者和知识消费者中间，通过

图书馆馆员对知识载体的描述与加工，通过对文献

中记录的知识内容的揭示和解释，赋能文献和知识，

促进知识及其载体的有序流动，因而本质上图书馆业

务活动就是知识中介活动，是以文献为基础、促进读

者对文献获取和利用的知识中介活动。

（2）知识中介活动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

中介活动是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稳定的、一般的

客观知识交流现象。图书馆是其典型的、最佳应用的

场景。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将知识中介活动作为图

书馆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能力，

是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

（3）知识中介活动具有连通性、转换性和控制

性特征。知识中介活动的本质具有多层结构，其目的

和价值是通过其中间中介活动实现知识传递，促进用

户对知识的发现、获取、理解和利用，解决人类知识

需求问题。知识中介活动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连通

性、转换性和控制性。连通性是基本特征，转换性以

关联性为基础，是其运动演化特征。控制性是其主体

性特征。

（4）知识中介活动的基本要素包括中介者、用

户和文献知识，其核心功能包括知识选择与序化、知

识发现与获取、知识转化与利用。知识中介活动的基

本要素及它们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构成了知识中介

活动的基本功能。中介者与文献知识的互动构成了知

识选择与序化功能，用户与文献知识的互动构成了知

识发现与获取功能，中介者与用户的互动关系决定了

知识转化与利用功能。具体来说，知识选择与整序是

知识中介活动的内容控制环节，知识发现与获取是过

程控制环节，知识转化与利用是用户控制环节。

（5）知识中介活动具有“驱动—施动—传动—

受动”运行机制。知识中介活动的运行系统承载了其

运行机制。知识中介活动的运行系统构成要素包括主

体、客体、工具、目的、状态和环境。其中，主体、

客体、工具是实体性要素，主体可以具体细分为中介

者和用户两个因素；客体主要表现为文献知识。目

的和状态是关系型要素；环境是情境型要素，主要

包括社会情境、文化情景和历史情境。知识中介活

动的运行机制由运行系统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

分别是驱动机制、施动机制、传动机制和受动机制。

驱动机制提供活动的意向内驱力。施动机制负责将内

驱力转化为活动的实际行动、操作行为。传动机制负

责施动作用、效果的传导，是活动运行机制的中轴。

受动机制负责承接作用效果，使受动方发生相应的改

变，同时将作用效果反馈给主体，做出相应的优化调

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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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Fun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ies
Rong Juntao　Suo Chuanjun　Zhu Xiaoj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y is a socially pervasive, stable and general-

ly objective knowledge exchange phenomenon.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ies, take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has 
a strong theoretical ability to explain the operational activities of related organisations or institutions, e.g. libraries, 
which use literature as the carrier and aim to provide knowledge services. [Method/Process]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the nature of library activiti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fun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ies, drawing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from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ult/Conclusion]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y is the act of the knowledge brokers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the knowledge with the help of knowledge control technologies and means. 
The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y presents the multi-layered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the layers of formalism, on-
tology, methodology and axiology. It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connectivity, transformation and control. Its basic 
structure includes mediator, users and documentary knowledge. Its core functions consist of knowledge selection 
and sequencing,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acquisi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sation. Its components 
of the operational system consist of subject, object, tool, purpose, state and environment.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includes driving mechanism, acting mechanism,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passive mechanism.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object    knowledge intermediary activities    knowledge transfer    knowl-
edge communication


